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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读

这本书专为近些年“走红”的科学新
女性而作。其中，既有 70 后辛晓平、汤
楠、陈婷、颜宁，也有 80 后付巧妹、黄芊
芊，还有 90 后万蕊雪。她们在各自的研
究领域独树一帜，堪称同龄人中的佼佼
者。她们的出色工作既为国家赢得了荣
誉，也为拓展人类的知识边界作出了自己
的贡献。

普通人眼中单调枯燥、又苦又累的科
学研究，对这 7 位科学女性而言，却是乐
在其中。在辛晓平看来，她之所以把青春
给了草原，不为别的，只是因为发自内心
的喜欢。陈婷说，当自己看到别人看不
到的事物本质时，“那种喜悦超级棒，别
的什么奖励根本无法替代！”对未知世界
的好奇，驱动她们一往无前、无怨无悔；
发自内心的喜欢，让她们心无杂念、全力
以赴，在通向科学珠峰的崎岖小道上“望
之弥高、钻之弥坚”。

从2012 年采访颜宁，到2022 年全书成稿，刚好
10 年——赵永新的这本新书，可谓“十年磨一剑”。
相信读者朋友能从这7位可敬又可爱的科学新女性

身上，获得有益的启示、汲取向上的力量；期待社会
各界创造条件，支持更多女性勇于追梦、实现自己的
人生价值。 □韩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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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水的身世》

作者身为汉水的儿女，将这条河流的过往、现在与未来，写
成了一本新书《汉水的身世》。《汉水的身世》不同于袁凌以往的
故事合集，但仍以一条河和它的子民为书写对象，融合自然、历
史、现实、人文与行走，以纪录片式的笔法，写出汉水作为一条
古老江河的时代感和生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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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人生》

散文集《泥土人生》是陈绪伟第五部作品集，收录了作者近
8年创作的102篇散文，共计25万余字。全书分为“不忘来时
路、年轮飞转、布谷布谷、生生之力、茶山溪水炊烟、素心如兰、
江河荡漾春风、月光淌过山川河流、一城楚韵伴秦水、春去春又
回”等几部分，是作者几十年来扎根泥土探究、思索的结晶。作
为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对乡土抱有深厚的感情，他回忆着儿
时自然朴素而富有人情味的生活，也关注在城镇化背景下乡村
的嬗变和转型，叙说着泥土上平凡人的生命万象，从他的文字
中我们能闻到泥土的香气，尝到泥土的生机。

花，代表缤纷各异的植物；鸭嘴兽，则代表令人神往的异域
和远方。看似毫无关联的二者，在科普作家天冬的眼中，却有
着耐人寻味的内在关联：珍稀濒危的植物若是其貌不扬，则只
能沦为植物里的鸭嘴兽，受人冷落和嘲讽。全书分为“花与异
乡人”“花与园艺家”“花与旅途”三部分，记录了天冬所经历的
旅途趣事和花园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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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与鸭嘴兽》

新书讯

书人书事

日前，应邀与文友和乡党聚餐，有幸与著
名作家高建群先生邻座。虽久未谋面，但一
见如故，交谈甚欢，不禁追忆起我们整整 30
年的交集往事来。

与建群先生认识有 30 年了，可谓故友
矣。大约1993年初，作为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和陕西出版协会主办的《出版纵横》编辑部主
任的我，请建群先生撰写《最后一个匈奴》故
事梗概和《最后一个匈奴书名诠释》，并约陕
西广播电台记者王歌阳与建群先生访谈。我
写就《最后一个匈奴阅读中的两个“断想”》，
在《出版纵横》1993年第 4期以《最后一个匈
奴专辑》刊发，同期也刊发了《白鹿原专辑》，
在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引起较大反响，推动
了文学陕军东征的影响力，在文学艺术界和
新闻出版界引起较大的影响。

1993年 10月 4日，我到延安举办会议后
的第二天，便急不可耐地直奔延安日报社。
路过报社，又想找朋友师银笙和杨葆铭一块
儿去会高建群，不巧他们都不在。经他人指
点，我这个不善辨向的人竟顺利找到了建群
先生家。我们虽不是第一次见面，但来他
家却是第一次。我被主人热情地迎进了房
内。这是一幢简易楼房四层的一室半居室，
主人的书房临着大街。在书房落座之后，趁
他沏茶之际，我端详起几年未见的朋友来。
也许是常年室内写作的缘故，他比过去白
了，也比我想象中的胖，唯一未变的是他的谦
和和朴实。

寒暄一阵言归正传后，自然是从刚竣稿
的《最后一个匈奴》（以下简称《匈奴》）的创
作谈起。巧合的是，他动笔创作《匈奴》的日
子竟是两年前的当天，即 1991年 10月 4日，
完稿于 1992 年 6 月 13 日。又一次巧合的

是，我约他写的创作谈之一“《匈奴》署名阐
述”一文所署时间为 1993年 6月 13日，再次
同月同日。

整整一个下午，从《匈奴》创作源起到构
思，从结构的安排到语感的寻找，他娓娓道
来，在我心中引起阵阵共鸣。这次所谈的内
容，建群后来都在“创作谈”中涉及了，在此我
就不赘述了。但他在创作谈中涉及甚少或粗
描淡写的有关《匈奴》深刻的创作思想和艰苦
的创作过程，却令我久久难忘，思绪万千。

陕北在中国版图上，不过是很小的一部
分。它的历史应该是地域史，但因以毛泽东
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介入，它又具有民族史
的地位，因此从一定意义或一个历史时期讲，
陕北的历史就是民族的历史。所以《匈奴》的
主旨，即试图展示革命在这块地域发生、发展
的 20世纪里程，其中包括 1935年 10月 10日
以后的一段时间历史何以将民族再造、再生
的任务，放在这块轩辕本土上的缘由所在，进
而揭示中华民族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和存
在之谜。建群先生认为，21世纪初，共产主
义进入中国后必然要引起革命，而在具有革
命传统的陕北，民国十八年发生了百年不遇
的大旱，这次大旱比产生李自成起义的那一
次大旱更厉害，因此革命必然要在这块土地
上爆发。因此，历史把民族再造任务放到这
块土地上，并不像或不完全像斯诺所说的

“委实是一种巧合”，而是有其必然性。纵观
历史，人类在不断向前发展，在寻找合理的
生存方式，也许成功，也许只是理想、空想而
已。但正像加缪所言：人类不断地把石头向
山上推。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人类
仍不懈追求，在追求中找到幸福。作为作家，
就是要表现人类在追求幸福过程中精神的大

隽大美。
作家的工作是崇高的，但也是异常艰辛

的。《匈奴》就是在我们谈话的临着大街的房
子里写作的。其思路常被车马声打断，好半
天才能接续上，特别是创作势头正猛的时候
受干扰，致使思路受挫，创作吃力起来，又必
须靠人力推动。不然，《匈奴》也许会更大气
些。在创作《匈奴》的日子里，建群先生排除
干扰，什么也不干，早上不刷牙、不洗脸，一
起床就趴到桌子上写，直到 11点多肚子闹
革命才刷牙、洗脸、提水、吃饭。每天抽三包
烟，一年共抽了一百多条烟。自然脱落了三
颗牙，体重减了十几斤。在创作期间，分不
清真实世界和虚构世界。写完后，仍习惯性
地四处摸笔，找不见笔才意识到写完了。到
外面，看树木像人，有灵性。这种幻觉过了
好长时间才消失。到延安医院看正在住院
的路遥，路遥劝他全面检查。路遥的死对他
刺激很大，因而推迟下部作品的写作，再放
松一阵子。又过了一段时间，创作带来的失
重心理才逐渐消失，爬上四层楼方不觉得太
吃力。

问及是什么力量驱动他如此艰辛的劳
作并支撑他完成《匈奴》这一巨著时，他说：

“我每写一部作品都认为是自己的最后一部
作品，想通过作品把对人类的思考尽快写出
来，否则感到遗憾，或视为对人类不负责任。”
谈到责任感，建群认为陕西作家普遍责任感
强，不同于外地作家，不是玩文学，而是为了
文学玩命。他们像鲁迅一样极富历史责任
感，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体现了对人类命运
的热烈关切，同时也是对小说艺术的不懈追
求，使中国小说尽早达到世界水平。为此，不
惜牺牲青春年华甚至人生幸福乃至宝贵的生

命，用血汗浇铸作品。
从建群先生家里回到延安宾馆，我久久

难以平静，建群先生何止在文化苦旅，他是在
进行更富有意义的苦旅，那是对人类命运的
探索。

10年后的2004年，作为陕西省新闻出版
局发行处副处长的我与建群先生联系，请他
支持陕西省新华书店在社区办的便民书屋，
和爱人全玉玲陪他到社区签名售书。他很给
力，不仅在他的著作上给读者签名，而且给读
者惠赠一幅书法墨宝，受到读者好评。

2004年，拙著《渭河大水灾——救灾笔
记》由太白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我请老家在
渭河边上的建群先生写序，他慨然允诺。不
久便写出了题为《痛在 03》的序言，对拙作予
以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为灾区和受灾群众
鼓与呼，为拙著增色不少，令我感动。

疫情肆虐三年，与建群先生久违了。最
近一次见到建群先生是前年在省委政研室帮
着编辑《调研与决策》时，有一天风闻建群先
生等作家在陕西省委三号楼二层大厅前签名
售书，于是拿着手边拥有的《最后一个匈奴》
《统万城》请他签名并合影留念。

如今，已迈入古稀之年的建群先生依然
健谈，气场强大。他不仅侃侃而谈文坛故事，
而且对出版社打过交道的资深编辑的轶事如
数家珍，使聚会者受益匪浅。他为聚会者带
来的其著签名，也为我所带的《六六镇》《古道
天机》签名并题写“全玉玲、王新民威武”以示
鼓励，令我感动不已。我也回赠拙著《慈苑书
韵》聊表谢意。我向他敬酒，期待他创作出更
好更多的大作巨著，助力全民阅读书香社会
建设，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王新民

文 学 苦 行 僧 高 建 群

散文集《长歌行》是作
家刘冠琦自青少年到成人
阶段的作品，因而读者从
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青春
飞扬的激情，真诚坦露的
心声，与人平等对话的态
度，如巴金所言的那样

“把心交给读者”。这部
散文集在对日常生活的审
美化书写中，窥见人生的
千回百转，体悟人间烟火
中的生存哲理。这种审美
追求使得作品具有日常生
活的质感和丰盈，又充盈
着向善的精神力量，展示
人间正道的价值指向。

在这部散文集里，最
能打动人的是作者与家人
朋友相处的记忆，以及描
写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从
中可以品味重情守义的人
间温暖。写市井人们的悲
欢离合，要求作家要有率
真的态度、真挚的情感以
及真实的表达。开篇的
《父亲树》讲了一个故事，
爷爷在被伤害后，原谅了
伤害自己的人，还以德报
怨去帮助他人。为了让

“我”明白他的行为，爷爷
讲了自己的故事。爷爷的
朋友舍生取义，不出卖朋
友，让爷爷得以“苟活”。
最后，爷爷为朋友伸张正
义。因此，在善与恶的对
比中，爷爷选择在和解中
化解了恩怨，是人生经历
大浪淘沙后归于豁达的选择。爷爷与农村妇女素
不相识，却毫不犹豫地掏钱给她发烧的孩子治病。
爷爷就像秦岭里的“父亲树”一样，能够抵挡风雨，
以崇高的品德深深地感动着人。文字因为有向善
的光泽浸润，才有了美，才能引起读者内心的情感
共鸣。

作者也深刻地反省自己，对人生“对与错”的思
考更为深刻。在《摆摊老人》里，老人在学校外面摆
摊卖零食文具，作为学生的“我”成功阻止了她的行
为。“我”最终知道老人要养活智障的儿子，为生活
所迫不得不如此，此时的“我”觉得自己“不合时
宜”。在诸如《摩的司机严刚》《小丑》《老人的火
车》等散文中，普通人为了生存四处奔波，他们辛苦
劳作的样子、付出的辛酸与坚韧让人共情。历经沧
桑坎坷之后，他们依然选择坚强地活着而没有沉
沦，那努力活着的姿态，让人无限感慨。

这本散文集题材多变，视野比较开阔，传递出
富有地域风情的历史文化气息。作者畅游山水，有
与自然相看两不厌的喜悦。作者在《读书随笔八
篇》中感悟古今中外的经典，叩问艺术之道，观看历
史风云，关照现实人生；在《素描画九幅》里，与文
人墨客相逢，与古董收藏者、厨师、歌手相遇，感受
他们不一样的人生境界。

在历史与现实、现实与理想的碰撞中，作者写
下自己的感悟，读者可以感受到他的理性思考。这
些思考求真向善，探求生活哲思与意蕴，充满了思
辨的通达，可以启迪读者思考人生，尤其是在人生
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痛苦的时候，如何活得通透
与豁达。作者呼唤着赤子之心，呼唤着“你活你自
己”的洒脱，呼唤着人性之美。综合在一起，可以看
到千百年来散文中所倡导的“浩然之气”，在时代的
洪流中仁爱、诚实、信任、睿智、宽容等美好的精神
力量依然延续不止。

《长歌行》的语言不求华美，但求朴素自然与明
快感人，还夹杂着风趣幽默的时兴语言，充满了青
年人写作的清新风尚。作者认为：“对于什么是好
散文，我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能写出大情怀和大智
慧的散文是好散文。比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写
的就是家国情怀，王勃的《滕王阁序》写的就是人生
智慧。但是有一点，越是朴素的文章，越容易让人
领会到大情怀，越是通俗的文字，越容易让人感悟
出大的智慧。”因为秉持着散文朴素中有大情怀、通
俗中有大智慧的观点，其文字求取质朴自然，将自
己感悟的人生哲理通过故事的方式讲给读者，在情
节与细节的描写中去感受人与物的气质与风骨。
《父亲树》里爷爷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为什么
要原谅伤害自己的人；努力搞笑的《小丑》，通过扮
丑让别人大笑，却在看到男扮女装的歌手在台上卖
力表演的时候，眼里满含着泪水。

这是一部青年作家心路历程的集结之作，充满
了青春的激情与理想，可能还需要在文章的深度和
语言的力度方面进行提升和完善。但就作品整体
而言，可以感受到他对文学的虔诚，对人生意义的
探寻，以及对生活的诗意期待。他力图在自己构建
的文学审美的世界里，用文字感动与启示读者。正
如作者所言：“立于世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
点能量，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如黑夜里的萤火
虫，自身散发光芒。” □韩红艳

在单位上班那些年，我曾分管
扶贫工作。单位的扶贫点是岚皋，
具体在岚皋县花里镇的花里村和金
寨村。由于工作原因，我每年必须
去两次扶贫点，一次是研究决定扶
贫项目，一次是项目验收总结。去
得多了，岚皋的山水，特别是那些热
情好客、勤劳朴实的岚皋人就都熟
悉了。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给我留
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次见翼鹏，因为他是岚皋
人，距离马上就近了，感觉就很亲
切，好像早就认识似的。翼鹏个头
不高，长相白净，一看就是从山清
水秀中走出来的帅小伙儿，再加上
他的斯文、稳重和多才多艺，印象
非常好。记得那是一次小型聚会，
和翼鹏说话不多，但是熟识了。

不久，到重庆长寿参加西部散
文论坛，陈长吟会长带我们参加，成
员有翼鹏和我。翼鹏开着自己的
车，背着一部比较高级的照相机。
在我的记忆中，这部照相机好像就
没离开过他的手，无论开会还是活
动，他跑前跑后地忙碌着，给会议服
务，给陕西的同行者拍照，也给其他
省的代表摄影，凡是有求者他都热
情服务，没有半句闲话。回到西安
不久，翼鹏打电话给我，说长寿会议
的摄影册出来了，要送我一本。我
和他住的地方不远，告诉他我去他
家取，他说他已经到我家附近了。
拿着一本不厚却也不薄的摄影画
册，我感动了很久。因为这本集子
装进了这次活动的所有内容，还有
我的好多照片，拍得都很好，是一本
珍贵的藏品。我连说感谢，他却说
时间紧张，做得粗糙了。

这次，我们俩加了微信，通过这
个现代化的联系手段，我进一步发
现了翼鹏的勤奋。他不时会有新作
品发表，散文、诗歌、小说、随笔、杂
谈、报告文学；城市、乡村，单位、社
会，亲情、友情、乡情。他笔下生花，
神采飞扬，情深意切，生动活泼。记
得有一篇《寻访，遗失在唐朝的那一
缕清香》，是写唐朝才女上官婉儿的
文章，文笔优美、行文流畅，手法清
新活泼，荣获了“美丽西咸”全国征
文大赛一等奖。他的诗歌《文学陕
军再出征：沙场秋点兵》豪迈大气、
诗意盎然，荣获了全国诗歌征文大
赛二等奖。我很喜欢他写故乡、写
父母兄弟的文章，真实、自然，读着
读着我就融入了、感动了。其中有
一篇《益勇的三件遗物》的文章，看
得我模糊了双眼。

翼鹏热心社团工作、热情为大
家服务的精神一直为陕西金融作协
和陕西散文学会的文友所称道。翼
鹏经常在自己的平台“静虚村笔记”
上转发朋友的优秀佳作，还先后创
办并负责编发“丝路金融文学”“三
秦散文家”等微公号，内容丰富，形
式不断出新，阅读者赞声不断。干
这些为他人做“嫁衣”的活儿，翼鹏
几乎把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
了文学上，其辛苦和勤奋令知情者
感动。我当过报纸编辑，知其苦
乐。为此，我曾和翼鹏做过交流，他
腼腆地一笑，说：“真的很累，但也有
意思。”这差事确实累，几年了，翼鹏
一直坚持着，而且越做越好。

人常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2021 年翼鹏的“三件套”，即诗集
《远山有情》、评论集《花香满径》、

杂评集《天蓝草碧》出版。三本厚
重的书是翼鹏多年坚持业余文学创
作的重大成果，也显示了翼鹏的写
作能力和水平。一时间西安文坛赞
声一片，各媒体纷纷刊登消息，不
少文友写下了评论文章，其中包括
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红孩、陕
西散文学会会长陈长吟、中国金融
作协副主席阎雪君、陕西金融作协
主席杨军等。阎雪君认为翼鹏是

“写作的多面手”“将历史的深远与
现实情景交融”“有较强的观察
力”。陈长吟认为翼鹏的诗歌“神
清气淡平静若水，谈吐则轻语漫调
自有忖度，给人温润如玉的感
觉”。陕西作协副主席王海认为翼
鹏“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有很好的
观察能力”，能够“以情动人”，而且

“文中有魂魄”。大家的评价都比
较高，这是很不容易的。

这年夏天，翼鹏“三件套”作品
分享会在西安召开，参加人数有 50
人之多。与会代表踊跃发言，各抒
己见，气氛热烈。会后，翼鹏认真
收集各种意见、建议以及各种评论
文章，亲自策划，《作家摇篮》杂志
社孙亚玲还主编了《金秋·遇见——
陈益鹏作品评论集》。我以为，这
部书绝不是资料的收集，更是作品
研讨会成果的有效转化。

我是准备参加翼鹏作品分享会
的，因家中有事未能成行。去年年
底收到这部评论集，我认真拜读，并
整理了我曾经准备发言的提纲，形
成了这些文字。

祝贺翼鹏这些年取得的成
绩，也祝翼鹏在未来的日子里创
作丰收。 □周养俊

我欠翼鹏一篇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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